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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長期以來，學界對“大明”國號的緣起一直存在較大爭議，
主要有火德說、明教說與佛教說。但這些說法均難以成立。 

 “大明”國號應來自《易經•乾卦》“大明終始”義理。 

 朱元璋應該是接受劉基的建議，以寓義生生不息的“大明”
為國號。 

  

◦關鍵字：大明國號；大明終始；《易經•乾卦》； 

◦生生不息 



大明國號缘
起的爭議：
火德說 
明教說 
佛教說 
 

  

 明朝國號“大明” 的緣由，明太祖的
《即位詔》宣稱： 

  

 吳二年正月初四日，告祭天地於鍾山
之陽，即皇帝位於南郊，定有天下之
號曰：“大明”，以吳二年為洪武元
年。 

  

 其後的官方文書均未說明，後代遂多
猜測。 

  



火德說 

 元朝為水德，以火制水，以明克暗，
火是光明；故以“大明”為國號。 

 不符合五行相生相克理論；水與火，
既非相生，也非相克。 

 火德說難以成立。 
  





明教說 

 明末清初傅維鱗與查繼佐： 

 國號“大明”，以小明王故，不忘
舊也，亦以應讖也。 

 吳晗：〈明教與大明帝國〉(1941) ：
“大明”國號源於明教的“明王” 
依據明教《大小明王出世經》。 

 金庸《倚天屠龍記》(1961)，將吳
晗學說引進。六大派圍攻光明頂時，明教教徒在身
死教滅之際，「各人盤膝而坐，雙手十指張開，舉在胸前，
作火焰飛騰之狀，跟著楊逍念誦明教的經文：「焚我殘軀，
熊熊聖火，生亦何歡，死亦何苦？為善除惡，惟光明故，喜
樂悲愁，皆歸塵土。憐我世人，憂患實多！憐我世人，憂患
實多！」摩尼教並不崇拜火，宗教儀式中不可能出現火焰一
類的圖騰，更不會傳唱「焚我殘軀、熊熊聖火」之類的小調
調。 

  









佛教說 
“明王” 來自佛教。三國時代支謙翻譯淨土宗《佛說大阿彌陀經》。 

東晉道安倡“彌勒下生” 。隋朝的佛教經典彌勒佛有“明王出世” 。 

宋代金剛禪《大小明王出世經》，南宋佛門異端《小大明出世開元經》 

楊訥(1970年代) 

朱元璋自幼就捨身皇覚寺為僧，是佛教徒。 



“大明”源自明教說的質疑：楊訥 

 吳晗的明教於北宋末合於白蓮社說不對,白蓮社與白蓮教不是一回事；元末白蓮教

並非明教,明教與白蓮教有相似之處,但是各自獨立的教派,明教徒信奉摩尼佛,白

蓮教徒信奉阿彌陀佛。 

  “彌勒佛下生”出自西晉月氏三藏竺法護譯《佛說彌勒下生經》；“明王出世”

出自三國時代支謙翻譯淨土宗的《佛說大阿彌陀經》,其經文有：“阿彌陀佛光明,

明麗快甚,” “其光明所照無央數天下,幽冥之處皆常大明”；阿彌陀佛為“光明

之王”,可簡稱為“明王”。這都出自佛教經典,與摩尼明教無涉。 

  





朱元璋的轉變 

 韓山童、韓林兒倡“明王出世” “彌勒
下生” 。 

 小明王龍鳳政權的江南行中書省平章政
事和左丞相。 

 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八月，〈高帝
平偽周榜〉，  朱元璋公開否定彌勒信仰。 

 不幸小民，誤中妖術，不解其言（《平
吳錄》作“偈言”）之妄誕，酷信彌勒之
真有；冀其治世，以蘇困苦。聚為燒香
之黨，根蟠汝，穎，蔓延河，洛。妖言
既行，凶謀遂逞，焚蕩城郭，弒戮士夫，
荼毒生靈，無端萬狀。 

 朱元璋不可能選擇與明王有關的信仰為
國號。 



二、大明國
號緣起的正

說：《易經》
“大明終始” 

說 

 中國歷代王朝國號之緣起：國邑舊名、爵位
封號、姓氏、發跡地特產、或讖語、經文。
從未有以宗教為國號者。 

 忽必烈為做個正統的中國皇帝，認同中國傳
統文化，以中華歷代王朝的正統意識形態儒
家經典為統治基礎，接續漢地政權的合法傳
承。 

 採劉秉忠建議，依儒家理想藍圖，建設最合
乎《周禮•冬官•考工記•匠人營國》的都城。 

 採劉秉忠建議，取《易經》 “大哉乾元”之
義，配合“至哉坤元”的“至元”年號，在
至元八年宣佈國號“大元”。 





元明相繼 

 明太祖說： 

 惟中國之君，自宋運既終，天命真人起
于沙漠，入中國為天下主，傳及子孫，
百有餘年，今運亦終。 

 洪武三年七月完成修纂《元史》。 

 洪武六年，明太祖將元世祖忽必烈入祀
歷代帝王廟。 

 明承元制：中央政府的中書省宰相制，
地方的行中書省制，社會的軍、民、匠、
灶身分世襲的戶籍制，軍事的樞密院、
衛所制，財政寶鈔制等。 



元朝國號取自《易經》章句，明朝繼
之。“大明終始” 
 元朝國號取自《易經》章句，明朝繼之，也可能取自
《易經》章句。《易經•乾卦•彖傳》：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行。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
正性命。 

 以“大明”為國號，為政者能守隨時而變的“龍德”，治理變
動不拘的天下事；其國祚生生不息，遇到困難，也能克服，終了
也能復始，生生下息，長長久久，長治久安。 







三、劉基與
“大明”國

號 

 劉基學識高深。熟讀經書，習《春秋經》，
講性理之學，“凡天文、兵法諸書，過目
洞識其要”。 

 富政治實務經驗。中進士後，歷任江西高
安縣縣丞，江浙儒學副提舉、浙東元帥府
都事、行省都事、行省郎中；對元朝政法
制度有實務的瞭解。 

 劉基與元的劉秉忠類似。劉基也是《易經》
專家，精通《易》之象數，仿《易》傳体，
為《靈棋經》作注，反對卜師之語，深諳
《易》之義理，以直陳事理，強調“時” 
“勢” “節”為出處抉擇之道，持守中
道，相機而動。 





訂國號前已引用《易經》為政治標語 

至正十八年 十二月
朱元璋於浙東行省
金華府省門兩旁立

二牌書云： 

山河奄有中華地，
日月重明大宋天。 

九天日月開黃道，
復國江山富寶圖。 

《易經•離卦》的彖
辭: 

日月麗乎天，百穀
草木麗乎土，重明
以麗乎正，乃化成

天下。 



晉卦  彔 
 《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 

 明既出地，漸就進長，所以為晉。坤，順也；離，麗也，又為明。坤能順
從而麗著於大明，六五以柔而進，上行貴位，順而著明臣之美道也。柔進
而上行，君上所與也，故得厚賜而被親寵也。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昭亦明也，謂自顯明其德也。明王之注意以此為自顯明德。 



訂國號前已引用《易經》為政治標語 
 至正二十年 正月初一日，朱元璋於府門親書： 

 六龍時遇千官覲，五虎功成上將封。 

 “時乘六龍以御天” 

 至正十九年正月，“兩以《易經》舉于鄉，皆第一” 的
許瑗，前往金華見朱元璋，被“留帷幄，參預謀議” 。 

 至正二十年閏五月被陳友諒所殺。劉基継之“留帷幄，
參預謀議”  



祝允明：劉基“ 請建號‘大明’，
太祖從之。” 
 許瑗是《易經》專家，劉基也是《易經》專家，他不但
精通《易》之象數，而且深諳《易》之義理。 

 朱元璋接受劉基的建議，以寓義生生不息的“大明” 
為國號。是合理推測。 

 為何史書不載：劉基參預機密謀議，與朱元璋私下對話，
“外人莫能測其機” ；因而未曾著錄於檔册。 



結語 
 

“大明”的意義 



李純卿、王世貞：《重刻詳訂世史類編》 

 我聖祖付以世道之責,恢復二帝三王旣淪之

境土,修明三綱五典旣墜之彝倫。中國之統旣

失復還,陽明用而天理昭著,賢哲登庸。萬方

之廣,四海之大,一旦皆爲雍熈泰和之世。國

號“大明”,豈不名符其實也哉！ 



接续正统 

 《易經》儒家首要經典,近代以前讀書人必讀

的, 是為人處世的準則,由讀書人參與的政府更

是重視。朱元璋接納浙東地主讀書人集團，把

農民政權轉型為傳統的“封建”政權時,參考儒

家經典,制訂治國方針、政策和制度,是必然的

發展。 



接续正统 

 朱元璋新建的王朝接續正統的前朝元朝，要注意元
朝是如何建立其為中國的正統王朝。忽必烈入主中
國要做中國皇帝,就“進於中國則中國之”, “用夏
變夷” ；因此,訂定國號,依據儒家首要經典《易經
•乾卦》之“大哉乾元” 。朱元璋革命以“復漢官
之威儀” 為號召,訂定國號,必定更要彰顯華夏文化
傳統,取得華夏政權的正統。 

  



生生不息 長治久安的心願 

 依《易經•乾卦》, 用“大哉乾元”經文的的後一段“大明終

始”。 “大明終始” 的 “大” 是贊詞,“明”是動詞；

“大明” 即大哉明瞭《易經》之道。 

 “大明終始” 之道。 “大明”其“終始”之道, “終始”就

是終了之後又會開始,即“終而復始” 。“終而復始” 就是

生生,就是生生不息。“生生之謂易”, 整部《易經》就在闡

明這個道理。  

  



生生不息 長治久安的心願 

 以“大明”為國家命名,保佑這個國家的國祚,象
徵國家的生命力生生不息,即使終了也能復始, 長
長久久,長治久安。這樣的國名多麼吉利,多麼理
想,正是朱元璋和群臣開國的鴻圖, 符合經歷元末
動亂全國人民望治的心願。 

  



明官方為何没解釋國号缘由 
 是相關文獻遺失了呢？ 

 明初讀書人熟讀《易經》,國號出自《易經》,不言自明,
就不必像蒙古人入主中國要多加解釋；因而沒有必要。 

 還是有其他原因，實在耐人尋味，有繼續探討的必要 



餘論 
 好友陳信治教授治愛爾蘭史，從比較歷史觀點提出的解說 ： 

 「我從愛爾蘭政治史學到一點: 聰明的政治領袖 (如 Charles 
Stewart Parnell), 喊口號時最好喊得模糊一點, 留給激進與溫和立
場不同的支持者各自想像與解釋的空間, 便可以擴大支持者的範
圍。如果用學術語言來講, 就是俄國文學理論家巴赫汀 (Mikhail 
Bakhtin) 所說的複音 (polyphony對位音樂; 王德威教授當年譯為"
眾聲喧嘩")； 

  



 餘論 

例如文藝復興時期法國作家拉伯雷（François 

Rabelais）的 《巨人傳》(《高康大與龐大固埃》
Gargantua and Pantagruel ，鮑文蔚 譯 ， 人民文學
出版社， 1956) , 既可以從人文主義者的角度解讀, 

也可以從中世紀通俗文化的角度理解; 事實上, 《巨
人傳》 同時包含了菁英文化與通俗文化兩種成分。 

所以, 明初不把“大明”國號的來歷說清楚, 或許也
有類似的考量, 即企圖同時吸納儒生與非儒生的支持？
這一比較研究方法，很具啓發性，值得我輩治中國
史的朋友關注。 



敬請指教！謝謝！ 


